
美国NBA湖人队著名教练杰克逊，曾执教多个球
队，戴了13个总冠军戒指，可是在他退休前指挥的最
后一战，却被小牛队4∶0横扫，一世英名，虽不能说
毁于一旦，至少也是黯淡退场，非常尴尬，美国《纽约
时报》发出醒目通栏标题“杰克逊不得善终”。

善终，指有一个完美结局。主要包括两方面，一
是生命的善终，二是职业生涯或某项工作的善终。《吕
氏春秋》曰：“善作者当善成，善始者当善终。”道理如
是，但做到很难，所以，自古以来都把善始善终作为一
个很高的标准。

先说生命的善终，意指无病无灾，寿终正寝。佛
教五福的最后一福是“考终命”，即所谓善终，或一般
人说的“好死”。 佛陀在《十二品生死经中》描述了死
亡的十二种类别，关于善终讲了三种情况：小善终
——没有遭到意外横祸，无病而终的；中善终——不
但没有病苦，而且心中没有怨气和内疚，仰不愧于天，
俯不怍于地，安心地逝世的；大善终——自己预先知
道临终的时间，而且身心了无挂碍，走得洒脱，甚至还
亲眼看见佛菩萨来迎接，往生到佛菩萨的净土。按古
书记载，只有那些得道高僧、积德行善之士，才能享得
无疾而终，那不知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毕竟，生老
病死的偶然性很大，无法预测，无法操控，战乱、水火、
灾祸、疾病、饥馑、杀戮、刑讯，都会使人一命呜呼，悲
惨横死。所以，生命的善终很难控制，不说也罢。

再说职业生涯或某项工作的善终。通过主观努
力，这个领域里的善终大多是可以操控的。首先要做
到见好就收，急流勇退。许多人不能善终，就是过于
恋战，该退时不退，结果自取其辱。杰克逊本来功成
名就，再加上年事已高，精力不济，已现颓态，如果早
点退休，那就功德圆满了，就因多打了一个赛季，结果
灰头土脸地结束职业生涯，不得善终。李宁也有这样
的教训，1982年第6届世界杯体操赛上，他获全能、自
由体操、单杠等6项冠军，成为世界体操史上至今唯
一取得如此惊人成绩的运动员，创造了一个神话，因
此被誉为“体操王子”。而到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
他虽状态已急速滑坡，却勉强参赛，结果在吊环比赛
中，脚挂在了吊环上；跳马比赛中，重重地坐在了地
上。就因为没见好就收，最后一战颜面丢尽，颇为遗

憾。
再就是要量力而行，收敛欲望。七情六欲人皆有

之，但过分的不加克制的欲望，会害人不得善终。时
下，官场有一种“59岁现象”，就是因为贪得无厌，欲壑
难填，不少官员在临近退休时中弹落马，从受尊敬的
公仆变成了大牢里的囚犯，晚节不保，令人遗憾。还
有些企业家，刚小有成就，就盲目扩张，乱铺摊子，急
着做强做大，当中国的比尔·盖茨，没想到欲速则不
达，适得其反，最后企业资不抵债，无法驾驭，被淘汰
出局。当年声势显赫的企业家马胜利、步鑫生、王遂
舟等，无不如此，如果当初能量力而行，步步为营，何
至于一败涂地，不得善终？

最后还要头脑清醒，小心谨慎。俗话说“小心行
得万里船”，那些能在事业上越做越大，路子越走越
宽，最后安全着陆、善始善终的人，无一不是一生谨
慎，小心行事。他们从不被胜利冲昏头脑，不作非分
之想，常怀忧患意识，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因而不疾
不徐，不骄不躁，计划留有余地，不失分寸，干事如履
薄冰，如临深渊。“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
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季羡林、钱钟书、袁隆平、钱
学森、王选等学界泰斗虽历经坎坷却能善始善终，修
成正果，就得益于头脑清醒，小心谨慎。

无论生命还是事业，如果能做到“临命终时，身无
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那是莫大的幸福！

麻将是清朝晚期才流行的游戏。它不仅深受市井
百姓青睐，就是文化名人，也乐此不疲。

梁启超是麻将的超级爱好者，并有一言：“只有读书
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1919年，梁启
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
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来客不解，
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麻将对梁的诱惑
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见。而坊间也有梁曾发明三人与
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他的很多
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徐志摩麻将打得最漂亮，他善于临机应变，牌去如
飞，不假思索，有如谈笑用兵，十战九胜。徐对鸦片与麻
将还有一番妙论：“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丈夫
绝对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
能谈情，不能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
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

张恨水也与麻将有不解之缘，他小说中的人物很多

都是麻将高手。每天晚上九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排
队，在张家门口等候，张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
一气呵成，各交来人。一次，他在麻将桌旁上了瘾，报馆
来人催稿，他左手麻将，右手写稿，麻将、交稿两不误。

闻一多年轻时不会玩麻将。留美期间，一次到教授
家做客，饭后美国教授拿出麻将提出玩几圈助兴。闻一
多连忙解释对麻将一窍不通，甚为窘迫。美国教授根本
不相信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还不会打麻将，以为他有
意推托。闻一多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临时参阅说明书，边
看边学边打。一晚上他没和一牌，甚是窝囊。此后，他在
友人的帮助下，才慢慢学会了打牌，以应付类似的局面。

文化名人当中，也有牌技很差的。辜鸿铭的牌技就很
差，还因而获得了“光绪(光输)皇帝”的雅号。胡适虽然也喜
欢打麻将，但水平并不高，经常输牌。相对胡适的胜少败
多，胡夫人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皆赢，这让平生不信鬼神
的胡适，“小心求证”出“麻将里头有鬼”，亦不失为一趣闻。

梁实秋因家教甚严，乃至读书，梁才方知世上有麻
将这种玩具。有一次他向父亲问起麻将的玩法，梁父正
色说：“想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吓得他再不敢提

“麻将”二字，从此对麻将再无好印象。但梁身边好友如
徐志摩等人都是麻将高手，有几次硬被拉上桌，他玩了
玩，还是觉得吃力，觉得打牌还不如看牌轻松过瘾。以后
好友酣战，他总是作壁上观。

不过，文化名人里头也有对麻将深恶痛绝的。鲁迅
就从不打麻将，据许广平回忆说，“鲁迅晚年住在上海，几
乎天天听到邻居打牌的喧闹声，妨碍工作和休息，使他深
感憎恶”。 鲁迅作品里谈及麻将的有好几处，最早一处
见于《阿Q正传》。阿Q一贯好赌，但他只会押牌宝，不
会打麻将，后来他回到未庄就大发议论：“未庄的乡下人
只知道洋鬼子能够叉麻将，城里却连小乌龟子都能叉得
精熟的。”足见鲁迅对麻将的深恶痛绝。

老舍是对麻将危害体会最深的一位。他23岁左右时
曾沉溺于烟、酒与麻将之中，虽然打牌“回回一败涂地”，但
只要有人张罗，他就坐下，常常打到深更半夜。天长日久，
老舍渐渐瘦弱，痰中往往带血，终于生了一场大病，昏迷不
醒。治愈以后，头发全部掉光。从此他才下决心戒除麻将
等种种“恶嗜好”，专心读书、教书、写作，终成一代文豪。

该回趟老家了
去看望父老乡亲
和那片生我养我的黑土地
以偿还那一千次诞生
九百九十九次夭折的夙愿

一路充满激情
遐想在春风里撒欢
记忆在骄阳下显影
童年所有的片段
都叠印在心灵的屏幕上

岸柳举起复活的旗帜
小草托出再生的宣言
炊烟扯着绵长的乡情
和地气交流温馨的絮语
鸟儿在枝头演练合唱
牦牛在田野复习竞走
拖拉机甩动生花妙笔
在土层下构思农家心曲

笔直的柏油路
永远覆盖了深深的车辙
整齐的砖瓦房
羞退了百年的泥草屋
扯也扯不动的旧胶片
一瞬间彻底曝光

唯有乡亲们在田间
亲吻土地的姿势亘古不变

阳光下晾晒汗水
田垄上播撒虔诚
急性的种子一着地
便膨胀成一首朦胧诗
而我却像一粒秕子
随沉重的春风飘来荡去

陌生的眼光太窘迫
木然的表情太刺激
是黑土地遗弃了我
还是我伤害了黑土地
叫一声亲爹亲娘啊
咋不认你们亲生的儿女

远远等在公路上的小汽车
按响了急切的汽笛
它怎么能理解我呢
纵然它的动力再快再快
也难以缩短心与心的距离
让我挽起裤腿走一段吧
或许能找回更珍贵的东西

魂牵梦萦的老家呀
只要我扑进你的怀抱
就再也不想离去……

我是农村孩子
农村的孩子
总爱播种幻想
无数次收获失望

憧憬就无数次生长

沉重的书包
为我孵化了翅膀
幸运的起飞
牵动村民的目光

我听不懂人与门的故事
便把过去的路折叠起来
把生命的每一天
都放在没有过去的起点上
把希冀扛在肩头
把追求装进行囊
踏着远方的风景线
穿越风景线的远方

让背影诉说从前
让求索诉说迷惘
让晨曦诉说寒夜
让朝霞诉说夕阳

农村的孩子
每一个脚印都认真摆放
既不俯视门槛
也不仰望栋梁

只揣着泥土的淳朴
只记着妈妈的瞩望
无论站在哪里
都是一穗成熟的高粱

著名山水画家龚柯老先生，不久前去世，享年
96岁。龚柯先生 1916年出生于开封。最初学画
在开封师范学校艺术科。在李剑晨和谢瑞阶老师
的教导下，西画和国画一起学，进步很快。后考入

“北平艺专国画系”。当时，齐白石、黄宾虹、王雪
涛等都是他的导师。他学习努力，聪明过人。偏
爱于山水；因此，黄宾虹和汪采白老师就辅导他专
攻山水画。抗战开始后，学校南迁，与“杭州艺专”
合并，改名：国立艺专。又受到潘天寿等名师的教
诲，他的山水画基本功更加扎实。由于学校不断
搬迁，他南渡长江，先后到杭州、过湖南，浏览了西
湖和洞庭的美景，继望庐山瀑布风光，最后至重
庆，饱览了巴蜀的山山水水，积累下不少绘画写生
资料。在国立艺专毕业后，龚柯曾做过一段抗日

宣传工作。之后，又随常书鸿先生远去祖国西陲
创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莫高窟的艺术魅力，
使他受到极大震撼，同时，也使他认识到“应以弘
扬与发展祖国传统艺术为己任”。

1949 年新中国成立，龚柯在重庆参加工作。
后因各种缘故，又辗转调回河南，从 1950年起，先
后任《郑州日报》和《郑州晚报》社美术编辑组组
长。工作职责即：绘制题头、题花或给通讯报道、
文艺作品画插图等。

“文革”后，龚柯担任郑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又有了登嵩岳、游黄山写生等机会。就画出《嵩门
会月》和《黄山松云》等画作，在全国大展中获奖。
1985年日本第十八届“现代水墨画展”，其画作《黄
山奇秀》获优秀奖。一发难收，他先后曾参加北京
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书画展》、《纪念孙中
山先生诞辰 120周年书画展》、《纪念郑成功诞辰
320 周年书画展》。龚柯先生不仅在大陆赫赫有
名，台湾出版的《当代书画名家集粹》也刊登他多
幅作品。

本书由曾在多家咨询公司及投资机构任职、
直接参与坐庄设计和大资金操盘的“八线理论”
的创始人曹明成先生和“曹氏八线理论”创始人

之一的谭文先生共同研写编著的。作者以专业
股市操盘手视角全面地剖析了当代中国股市不
为人知的大盘案件以及在全盘股市中股盘的明、
暗操作。股市的主角，无非就是庄家和散户。庄
家有翻天覆地之能，散户朋友若想摆脱这个困
境、在与“庄”博弈之中占据赢面，就需了解庄家、
研读庄家，清楚庄股炒作的种种潜规则。本书试
图对庄家和散户的内涵予以剖析，让投资者有清
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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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善终”向往“善终”
陈鲁民

商都钟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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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轶事

怀念龚柯
马青云

回 老 家
孔令国

现代诗坛

《庄家那些事儿》
章艳芬

新书架

（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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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学良的第一个女人是他的表嫂。
表嫂大张学良十岁，姓林，叫了

一个挺不好记的名字。多年后，张学
良认识了林徽因，才想起表嫂好像也
叫林什么因。

张学良与表嫂的情分缘自一把
香蕉。那时候的奉天，没有几个人见
过香蕉。赵尔巽担任总督时，家人在
垃圾桶里扔了一堆香蕉皮，引得好事
之徒像狗发现了骨头一样纷至沓来。
有善于钻研者把那皮拎出来，条条缕
缕地一对，狠狠地想了想。最后，一拍
青光光的脑瓜皮，这东西原来也像茄
子似的，地里长的啊！

香蕉进张家时，是用描金的漆盘
装着，上边盖了一块豆绿色的丝绒。
张作霖也没见过香蕉，只觉得这东西
如果不是太大、太粗壮，倒是很像东
北的青豆角。张作霖拿起香蕉闻了
闻，这是什么东西？吃的吗？表嫂的神
情很恭谨，话却说得很悬，这可是个
稀罕物，只有南方人
才有得吃，听说要百
八十年才能长这么大
呢。张作霖一听，来了
兴趣，拿起香蕉，颠来
倒去地看了看，妈拉
巴子的，百八十年才
长这么大，赶上长白
山上的老山参了，这
东西挺金贵吧？表嫂
的语气轻描淡写，算
不上金贵，只是万里
迢迢的，得来不易。这
是我们家先生特意搞
来孝敬大帅的。其时，
张作霖只是陆军二十七师的中将师
长，远没有大帅的分量。但人们喜欢
这么叫，张作霖也就顺其自然地接受
了。

张作霖把香蕉放回漆盘，一摆
手，来人，给孩子们拿去。

表嫂说，大帅不尝尝？很好吃的呢。
张作霖摇摇头，我这个人跟这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没缘分，吃苹果倒
牙，吃梨上火，吃柿子连屎都拉不出
来。

表嫂莞尔一笑，大帅说话总是这
么幽默。

香蕉就这样到了张学良手里。掀
开漆盘上的丝绒时，张学良嗅到一股
淡淡的幽香，他拿起丝绒闻了闻，确
认香味来自这一方薄如蝉翼的丝料。
便问，这是谁送来的？下人回答，是大
表嫂。张学良想起来了，这个大表嫂
来过几次，家里的几个妈妈都不待见
她。戴妈妈（张作霖三姨太戴宪玉）
说她长了一副狐媚子样，许妈妈
（张作霖四姨太许澍旸）说她生就一
双勾魂的眼睛，唐僧见了她都会坏
了修行。张学良不懂狐媚子是什么
意思，勾魂倒是明白几分。天齐庙

庙会上，他见过一个道士表演勾魂
大法，那双恶鹰似的眼睛看着谁，
谁的脑袋里就嗡嗡叫，不由自主地
随着他那把悠来悠去的蝇甩子左右
摆动。张学良第一次见大表嫂就有
这种感觉，脑袋里也嗡嗡嘤嘤地叫
了一阵，不同的是，大表嫂的眼睛
不像恶鹰，看着清水汪汪的，一动
就似在笑。

香蕉只有五个，大姐张冠英给
张学良和妹妹怀英、怀曈、弟弟学
铭、学曾一人分了一个，说，你们
吃吧，我这两天牙疼，啥也吃不
下。张学良把自己分得的香蕉给了
张冠英，姐，你吃吧，一有好吃的
你就牙疼，这回能不能不疼？我估
摸这东西能挺好吃。说着，顺手把
那块散发着暗香的豆绿色丝绒揣进
口袋里，动作很随意，像是揣起自
己的一个什么物件。

张学铭接过香蕉就咬了一口，
咬的是香蕉根部，最不堪吃的部

分。张学铭只嚼了一
下 ， 就 把 香 蕉 吐 出
来，龇牙咧嘴，这什
么啊？这么难吃！张
学 良 接 过 香 蕉 看 了
看，用舌头舔舔，不
禁也皱皱眉，大概这
东西不能生吃，大表
嫂走没走？我去问问
她。张冠英扯着张学
良的后衣襟把他拉回
来，待着吧，你也不
怕人家笑话，我琢磨
着，这东西应该像土
豆地瓜似的，烧着能

好吃，灶上还有火，怀英，你给弟
妹们烧去。

许是从小生活在枪林弹雨中的
缘故，张家这个大女儿爱骑马，爱
摆弄枪，凡一应女红，概不理会。
而二女儿张怀英却恰恰相反，天生
贤妻良母的坯子，缝衣做被，绣花
纳鞋，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家中
有些烧火上灶的活儿，赶上厨师不
在，都是由张怀英来做。张家那时
养不起太多的下人，厨师用的是钟
点工，一天只做一顿饭，晚饭。

张家当时住在南下洼子（今大
帅府西），紧挨着城墙，过去是清道
台荣厚的公馆。所谓公馆，其实只
有五间正房、五间厢房、两间门
房。厨房就设在厢房的第一间，一
个灶台一口大锅，灶台旁有一个风
箱。张学良跟妈妈住在新民县杏核
店胡同时，家里也有一个风箱。张
学良曾半夜起来把风箱拆开过，发
现里边空空如也，竟然只有一块木
板，四周粘了一些五颜六色的鸡
毛。自张学良拆过，风箱
就不好使了，拉起来像是
得了哮喘病的老人。 1

刘太太的文化不高，看不懂女儿
衣服上那些洋文。在她眼里，洋文就
和女儿的男同学一样，动机不良。尽
管刘先生就是靠着跟洋人做生意发
的大财，可是刘太太宁可男人少发点
财，能在家里多露露面。十几年来，
刘先生每年在家的日子，加起来还不
到一个月。

不过除了刘太太，还真有人星期
天一大早也不闲着。刘太太刚打开
电视机，手机上来了短信：“针眼相
机，窃听器，专业调查服务：跟踪、银
行账号、第三者，请接洽张小姐，
159××××××××。”

刘太太正打算把短信删了，家里
座机又响了。刘太太皱着眉去接电
话。

电话里是个细声细气的陌生女
人，开口就讲洋文，叽里咕噜的。刘
太太的好心情少了一半：“什么啊！
听不懂！打错了！”

刘太太正打算要挂断电话，对方
却突然改口，大着舌头说起了中国
话：“你好，我是香港宝成保险公司的
赵小姐，请问刘太太
在不在？”

“我就是。”
“噢？你也姓刘

吗？”
“什么？我不姓

刘，我姓崔。”
“噢，那刘太太在

吗？”
“ 我 就 是 刘 太

太！我不姓刘，可我
先生姓刘。你到底有
什么事儿？”

“ 你 先 生 也 姓
刘？这么巧哦，对不
起，可我找的是刘太太，Ms. Maria
Lau。”

“什么马尾巴老？”刘太太一头雾
水。

“是啊，Maria Lau，就是刘满德先
生的太太，能不能麻烦你帮我通报一
下？我有事找她！”

“废话！我就是刘太太？你是不
是有毛病？”

“刘太太，真的抱歉，是这样，刘
满德先生上个月为您购买了一笔人
寿保险。作为答谢，我们公司将赠送
一份礼物给您。刘先生在登记单上
填写的是英国伦敦的地址，留的电话
却是北京的。我们想通过电话确认
一下邮寄地址，好把礼物寄给您！”

“英国的地址？什么地址？”
“No. 1397 Hyde Park Road，

London……”
“得得得，什么乱七八糟的！”刘

太太打断对方，心中却突然冒出一个
念头：“你刚才说刘满德说他太太叫
什么？”

“Maria Lau，”香港小姐也疑惑起
来，“您确定您是刘太太吗？因为刘
先生有拿他太太的照片给我看喔，是

个英国人呢！”
“什么？他给你看他太太的照

片？他给你看他太太的照片干什
么？你不是卖保险的吗？”

“因为我是在酒会上认识刘先生
的，刘先生当时正和几个朋友喝酒，
他的朋友都说他太太很漂亮，让他把
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刘先生就把他
手提电话上的照片给我们看，哇，很
漂亮的洋太太呢！我就向他推荐我
们的圣诞情侣家人保险产品……”

刘太太心中“咯噔”一声。
老公在外面有情人，这她不猜也

知道，不过情人居然是个洋人，而且
还公开称做是刘太太，在伦敦还有地
址，还给她买保险当做圣诞礼物……
疑惑立时转化成愤怒。刘太太敦实
的身体，好像蓄势待发的航天飞机：

“他给那婊子买了多少钱的保险！？”
“这个……您真的也是刘太太

吗？”对方似乎突然醒悟，慌忙道，“真
的 sorry啊，我想也许是刘先生当时有
一点醉了，他也许是在开玩笑！Sorry
啊刘太太，您千万不要多想，刘先生

一定是醉了，不然不
会 把 电 话 …… 不 不
不！是把地址都填错
了！没关系，我们想
办法直接联系刘先生
好了，Sorry 啊！打扰
您了对不起！”

对 方 不 由 分 说
地把电话挂了。

刘 太 太 狠 狠 把
电 话 听 筒 摔 到 桌 子
上 。 她 只 觉 两 眼 发
黑，一颗心咚咚地要
往脑袋里跳。她使劲
喘了几口粗气，很想

再找些东西来摔。刘太太一屁股坐
在沙发上，抓起手机，正要往外扔，手
机却一下子亮了起来，屏幕上是那个
要删没删的短信：“针眼相机，窃听
器，专业调查服务：跟踪、银行账号、
第 三 者 ，请 接 洽 张 小 姐 ，
159××××××××。”

刘太太不假思索，立刻拨通了短
信里的号码。

请君入瓮
刘太太拨通了短信里的号码。

“你好？”对方是女的，操着地道
的北京口音。

“能查第三者吗？我怀疑老公在
外面有女人。”刘太太直截了当。

“当然，这是我们最拿手的。”
“在香港、英国也能查？”
“ 您 是 说 第 三 者 在 香 港 和 英

国？”
“我老公在香港！那女的在英

国！”
“那您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那女的长什么样，我

老公一年见她多少次面，给她
多少钱！”

刘太太越说越气。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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